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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可能有点夸大其词，但我仍然深信这一点。众所周知，佛教起源于印度。从历史上看，我认为印度的哲学，或者说印度人的思维方式——我应该这样说——对于印度人来说，寻找真理是极为重要的事情。对，就是真理。

    所以不只是佛教，许多不同的印度教哲学流派，你读一读就会发现，无一例外都在试图寻找真理——这个东西的真相，你知道吗，这是终极的吗？它背后是否还有什么？我们所看见的，是最终的实相吗？背后一定还有什么——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追寻。

    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值得了解，因为像道德、伦理这些东西，说到底只是工具，只是用来寻找真理的工具。所以你懂的，到头来，你在道德上或伦理上是否是个好人，其实并不那么重要——你是否已经找到了真理，才是真正重要的。当然，我觉得印度人在这方面已经输得很彻底了，但这种倾向是深深流淌在印度人血液里的，就是那种……你知道，很多时候我觉得那种混乱、随性、无所谓、什么都行的态度——归根结底就是一种想法：反正一切都是幻象，所以干嘛要努力嘛，就是这种心态。

    再来对比一下，当然我可能完全说错了——对于中国的祖先来说，重要的是服从，甚至是对祖先的服从，不要让祖先不安，要活在祖先所定下的行为规范之内。这对他们来说才是重要的事情。

    好，我之所以跟你们说这些，是因为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方法、技巧。正如我在休息前说的，我们要讲的是最重要的技巧之一。当我们谈论技巧的时候，我们显然是在谈论一个目标，也因此，我们显然是在谈论尚未达到这个目标的状态，也就是说，我们是在谈论一个问题。

    而佛陀所指出的那个根本问题——在所有……你知道，所有中被识别出来的根本问题——无非就是散乱，无时无刻的散乱。我们就是这样的，而且这还雪上加霜，因为有整个产业都在制造东西来分散你的注意力。正如我之前说的，我们拥有六种不同的爱，我们自己就渴求那些散乱，我们渴望没有散乱就活不下去——散乱是用来麻醉我们的，如果没有了散乱这个麻醉工具，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而当我们不再麻木的时候，事情就会变得难以承受，真的难以承受——尤其是真理。

    所以，根本问题就是散乱，无时无刻的散乱。

    因此，所有的佛法修行方法，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散乱的反面——也就是正念。有些方法更深，有些更浅，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问题、不同的根器，采用不同的方法。

    大手印传承有一位伟大的上师，他同时也修马哈希法，他去了西藏的一个叫容夏的地方，那里有一尊上师的塑像，据说是按照上师本人的模样复制的，或者说与上师长得一模一样——他带着很多弟子前往。他告诉所有弟子：今天是非常殊胜的一天，我们就在这尊上师塑像前，这尊塑像是上师亲自加持过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尊像就是上师本人，非常重要。现在，弟子们各自发愿、立誓——十万遍上师如意宝咒、持素食戒，随你们能力所及，尽你们所能去做。所有弟子都发了愿、立了誓。

    最后轮到他自己，他拿出了那串跟随他多年、已经用来计数咒语的老念珠，把它从手上取下来，说：直到现在，直到今天，这串念珠一直在分散我的注意力。我要把它扔掉，从今以后，我不再念诵任何东西。

    你看，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根器，对于不同根器的人来说，散乱的意义不同，因此正念的意义也不同。

    所以，祈请上师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正念修行。我希望你们明白这一点——这是一种正念的修行，而不是一种抱怨，不是……你知道，不是那种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的诉苦或恳求，不是我们通常所以为的那样。但你知道，当你读这些文本的时候，文辞是非常优美的……而诉苦、抱怨、哭诉，是我们唯一会说的语言，所以它就在那里——诉苦、抱怨，还有就是命名、贴标签，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大的方式，我们只能通过名字或标签来表达。

    所以以"勒诺"开始，你知道，当你读到"勒诺"的时候，你必须这样理解：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方法。乍一看，你以为这是在对喇嘛说：嘿，喇嘛，请认出我，我在这里，就是在提醒他想到你，对吧？但实际上，就在你想到喇嘛的那一刻，喇嘛已经认出了你，就这样，事情就完成了。你不需要等到收到某种回应或回复——你想到喇嘛的那一刻，喇嘛就已经知道你了。是的，但正如我说的，这是我们唯一会说的语言，所以我们说：勒诺，勒诺——请认出我，请理解我，请关注我，请想到我，我在这里——这一切都没有问题。

    我也会在我们进行的过程中，给你们传授这个……我收到了这个法，来自……还有从那位我接受了全部上乐金刚传承教授的人那里，他也被视为……的化身。

    好的，第一个偈颂基本上是在祈请根本上师。

    上师是谁？你们都知道，关于这个问题，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话题，有很多类别——象征上师、外上师、内上师……

    ……

    说到上师，我想我们的心习惯于从"一个人"的角度来思考，这没有问题，这并不错。但上师并不仅仅局限于此，因为从究竟意义上说，上师不过就是佛性。我相信你们已经听过这句话无数遍了，所以，从究竟来说，上师就是你的本性，你心的根本本性，那才是你的上师，那就是所谓的究竟根本上师。你不需要去寻找它，你早就拥有它了。

    你不去忆念它、不去祈请它，它也不会离开。你去忆念它、祈请它，它也不会变得更好。它一直就是这样，不会变得更好，也不会……你知道，它是无法改善的，就是这样。什么来着……近在眼前却又遥不可及，就是这么回事，始终就在你面前，始终与你同在，却不容易认出来。

    是谁让它变得不容易认出来的？没有人——是你自己的习气，是你自己被各种习气、散乱缠绕着，是你自己的散乱，无时无刻的散乱。

    这其实让人感到悲哀，因为我们只有短暂的一生，一百年，也许，那已经是最长的了——那并不长。而在这其中，对我们很多人来说，一半已经过去了。剩下的这一半，这一半中的一半，我想我们大部分人都会用来睡觉。然后就这样……这其实真的很悲哀，这短短的一生，就这样漂流着，漂流着，游荡着，分心着，始终如此。

    是的，正因为这些散乱，即使究竟上师就在我们面前，或者说就在那里，也很难理解，很难认识。

    根据续部，举的例子是……我想如果我翻译出来，大概是这样：有水的地方，就有湿润。佛性与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有水的地方，你找不到水里有哪一部分是不湿润的，你找不到水里有干燥的部分。有水的地方，就有湿润。

    同样，佛性在我们之中，不是"某一个地方"——不是说这部分是佛性，其余的不是，不是那样的。如果你真的……根据续部，并不是说当你充满爱与慈悲、宽容的时候，佛性才在运作——不只是这样。即使在极度的情绪、极度的抑郁中——有水的地方就有湿润——即使在其中，佛性也不少一分，就在愤怒之中，就在嫉妒之中，就在抑郁之中，无论是什么，佛性就是这样运作的。

    是的，佛性，就是佛性运作的方式。但这很难，很难理解。

    因为这一切看起来跟佛陀完全不像，一丁点也不像。我有时会举这个例子，有时管用，有时不管用，我们来试试：

    洋葱、鸡蛋、土豆、芝士，这些东西摆在桌上，看起来跟煎蛋完全不一样——跟佛陀一样，一丁点也不像。但如果你把它们放在一起，如果你做得对，就有煎蛋了。但如果有人拿着一颗洋葱跟你说，这是你煎蛋的一部分，或者干脆说这就是煎蛋——非常难以相信。所以，不管怎样，那就是你的究竟上师——我不是说煎蛋，我是说那才是究竟。

    而实际上，这段文字在三个偈颂中有对究竟上师的祈请——用三种不同的方式祈请究竟上师，祈请究竟上师的三个面向：祈请法身上师。

    记住我说的，这里用的是诉苦，你知道，这是我们唯一会用的语言。他在这里用了诉苦，不仅仅是诉苦，还有命名、贴标签——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们只能通过名字或标签来说话。

    所以，法身上师在这里被标签为阿弥陀佛。就是这样：请认出我，认识我，勒诺——喇嘛、上师、阿弥陀佛。这非常有意思，你知道，这些喇嘛们都有一个位置，从那里可以……可以望向我们，也就是说，他在请求这位……喇嘛、上师、阿弥陀佛，就像每个人都有一扇可以朝外望的窗——他请求说：从那扇窗，请看看我。

    所以：喇嘛、上师、阿弥陀佛，请从法身的境界，从极乐……的境界俯视我。

    然后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祈请，祈请某种特定的加持或特定的成就。所以，上师阿弥陀佛，请从法身境界俯视我——你知道，如果你认识了法身上师，就在你认识到这一切轮回不过是幻象的那一刻，你就解脱了。所以，请让我认识到这一点。

    而从诗意上来说，这种加持被描述为极乐净土——阿弥陀佛的净土。

    好的，究竟上师的第二个面向，也就是明性或慈悲，在传统上以观世音菩萨来象征，在后续的偈颂中被祈请。然后，究竟上师的第三个面向，也就是空性与……的合一，则以……来象征或命名而被祈请。

    好，第三个面向被称为化身上师，也就是用轮回的语言来说话、与众生沟通的上师。

    在这里顺便说一句，显然，因为这是在西藏写成的，文中有祈请加持、保护所有藏人的内容——是这样翻译的吗？对藏人？是的，这没有……是的，你可以把它改成波兰人或者其他什么，真的没关系。

    好，然后接下来是我们所称的化现上师。让我们稍微讨论一下化现上师。我们已经讨论了究竟上师——理解了这一点；然后是化现上师，是在我们根器范围内可以设想的那些上师。这完全取决于不同的受众。在经典中有一个记载，说有一次佛陀咳嗽了，四个不同的人各自听到了四种不同的东西：一位医生听到的是……

    一位僧侣听到的——作为提醒的——是"一切有为法皆无常"、"衰败"……另外两句我忘了，所以我不想在这里乱说。

    其中一个是阿罗汉，他听到的意思不一样。也许另一个是菩萨，他听到的又是别的——某种悲悯的含义。总之，不同的众生听到的是不同的东西。这就是报身佛的运作方式。

    而这也是道路开始变得复杂的起点。之所以变得复杂，是因为你的某一部分情绪，暂时被允许用作修道的资粮。就像善达所说的，为了消除痛苦，对于正在行道上的菩萨而言，有一种无明是不应该马上断除的——应该先保留一段时间——那就是"认为有一个觉悟可以证得"的这种无明。所以道在这里变得复杂，这种复杂不是来自道本身，而是来自道所要对治的那个问题。

    好的。

    所以是的……情绪这件事，它虽然是需要净化的染垢，但很多情绪同时也暂时地成为……不只是情绪，连我们的思维逻辑、我们的思考方式，这些都成了道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传承很重要。原因有很多，有一个简单的原因是：我们想知道这些东西从哪里来——道的真实性。正因为我们有这种情绪，我们才有了诸如"为了验证道的真实性，我们需要传承"这样的概念。顺带一提，这跟祖先崇拜没有任何关系，好吗？而且，也因为这些传承上师留下了大量的教法，这些教法已经被证明能够真实解脱无数众生，所以我们当然也对他们充满感恩。

    好，所有这些上师的名字我会讲得快一些，因为主要的教法内容在这个祈请文的第二部分。

    这里是在祈请……以及伏藏传承和口传传承……接下来是……还有他的弟子，比如……

    这是专门祈请……称呼四大和八小……这是在祈请萨迦传承的五位……

    这里特别显示出蒋贡康楚和蒋扬钦哲对一位特定上师极为特殊的关注——祈请他，称呼他……所有这些，你知道，我们可以一直讲下去——我们在谈论的是整个藏传佛教所有的传承，那些故事、历史、教法，实在是浩瀚无边。

    东嘎洛确实很特别——当然在座的每一位都很特别——但我觉得，密续修行者有一件事让他们非常、非常感兴趣。他们非常兴奋。他们非常兴奋……"引诱"这个词也许不太准确……他们非常兴奋于去"勾引"罗瓦和萨普拉那，也就是心风——气与心。他们对此极度着迷。

    你看，对我们来说恰恰相反。当我们看到一根漂亮的、长长的、睿智的大胡子，我们就被那一点点……被它勾引了。而要认识到，那根胡子的形象——那颜色、那外形，所有的一切——不过是你自己的气与心在做这件事，在映照出它。

    所以你真正要学的，是去勾引那个气和脉。但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反而被对象勾引了。密续修行者对此极度着迷——也许"勾引"还不够贴切……"降伏"，让它成为你的……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

    是的……你知道，密续修行者对让对象成为自己的，一点兴趣都没有。密续修行者非常感兴趣的，是让对象的显现成为自己的。这叫做……

    他在这方面极为著名。

    真正的爱情故事……真正的爱情故事，是那种很美的、带着某种不可捉摸感的——比如那种人，人们在街上遇到他，根本不敢问他"你从哪里来"或者"你要去哪里"。这种问题真的会惹他恼火。有一个故事说，有一次他被问得太烦了，就回答说："你看不出来吗？我是从我背后来的！"就是这样。

    他实际上写了——他是发起西藏第一部藏戏的人，为了筹款修桥。真的是非常有社会关怀，非常重要的一位……你说那叫什么……社会工作者。

    然后下一位，同样具体的祈请……这也是西藏非常重要的一种教法载体，与帕达和下一位玛吉拉准并列，这两位基本上是……你怎么称呼……藏地八大佛法车乘之一的主要代表。

    下一位……是西藏阐发如来藏教法的伟大论师之一。还有另一位阐发如来藏教法的上师……

    三颂，专门用来祈请他的上师和他的道友，以三个不同的名号称呼。

    然后……接下来三颂是专门祈请他自己，以三个不同的名号。

    再往下是祈请自己的根本上师，无论那是谁。后来还有后世上师补充的添加，让他们自己的上师传承也包含进来。

    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继续第二部分。我讲完了。

  